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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也
斯
的
詩
集
︽
形
象
香
港
︾︵C

ity
at
the

E
nd
of
T
im
e

︶
的

英
譯
本
即
將
由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我
有
幸
參
與
為
這
本

詩
集
而
設
的
座
談
會
︽
在
時
間
伊
始
的
四
重
奏
︾，
在
會
上
提

出
一
些
想
法
。
這
本
詩
集
有
很
多
廣
義
的
詠
物
詩
，
其
中
兩
首

所
﹁
詠
﹂
的
，
是
兩
條
很
有
意
思
的
街
道—

—

︽
花
布
街
︾
及
︽
鴨

寮
街
︾，
在
我
看
來
，
那
是
兩
條
形
象
︵
或
意
象
︶
相
對
極
端
化
的

街
道
。

我
們
在
花
布
街
上
看
到
各
式
各
樣
的
布
匹
，
布
匹
剪
裁
成
的
衣

服
，
穿
在
不
同
人
士
身
上
，
而
這
些
衣
飾
又
成
為
我
們
看
到
的
城
市

流
動
風
景
。
花
布
之
中
既
有
中
國
風
，
卻
又
不
完
全
是
中
國
風
，
而

是
由
又
東
又
西
拼
湊
而
成
的
形
象
組
成
新
的
衣
裳
。
此
詩
最
後
以
疑

問
作
結⋯

⋯

鴨
寮
街
本
身
經
歷
過
不
同
轉
化
，
本
來
賣
舊
東
西
，
後
來
變
成
賣

電
腦
配
件
；
這
跟
花
布
街
恰
好
相
反
，
花
布
街
要
有
傳
統
和
時
間
的

累
積
，
鴨
寮
街
卻
需
要
時
間
的
更
新
。
這
兩
首
詩
互
相
對
照
，
或
可

看
到
香
港
的
混
雜
性
，
卻
又
未
至
於
與
傳
統
完
全
脫
節
。

我
讀
到
︽
青
菜
沙
律
︾，
倒
想
到
一
些
三
四
十
年
代
中
國
詩
人
所

討
論
的
﹁
頓
﹂，
或
﹁
音
尺
﹂，
即
二
字
尺
、
三
字
尺—

—

五
言
詩
是

二
三
頓
，
七
言
詩
大
多
是
二
二
三
頓
；
讀
︽
青
菜
沙
律
︾，
有
如
吃

一
盤
沙
律—

—

在
這
盤
沙
津
中
可
以
在
其
中
找
出
一
些
奇
怪
的
詞
，

不
是
常
見
的
二
字
或
三
字
的
﹁
頓
﹂，
而
是
四
字
的
，
例
如
﹁
詭
秘

顏
色
﹂、
﹁
情
盡
意
竭
﹂、
﹁
叢
叢
黎
明
﹂、
﹁
疊
疊
層
層
﹂，
當
然
也

可
以
將
之
分
為
二
二
頓
。

這
些
詞
中
大
多
是
成
語
或
日
常
熟
語
，
一
般
認
定
那
是
一
首
詩
要

避
開
的
詞
語
；
然
而
一
盤
沙
律
就
是
把
不
同
的
東
西
混
在
一
起
，
各

種
食
材
放
在
特
定
的
容
器
中
，
此
詩
的
空
間
就
像
沙
律
裡
不
同
食
材

形
成
的
空
隙
，
但
那
不
是
圖
像
詩
，
多
元
的
味
道
紛
陳
，
那
是
怎
樣

的
味
道
呢
？
我
想
，
那
應
該
是
從
﹁
象
形
﹂
到
﹁
會
意
﹂，
從
﹁
指

事
﹂
到
﹁
形
聲
﹂
的
味
道
吧—

—

如
此
說
來
，
古
老
的
﹁
六
書
﹂
原

來
也
可
以
為
詩
帶
來
新
鮮
的
想
像
。

花
布
街
和
鴨
寮
街
就
像
兩
盤
不
同
風
味
的
沙
律
，
互
相
對
照
的
蒙

太
奇
，
兩
者
之
間
，
是
挑
選
與
剪
裁
，
是
混
雜
與
融
合
，
從
而
交
織

出
香
港
形
象
的
﹁
會
意
﹂。
﹁
東
西
﹂
這
個
詞
亦
是
如
此
，
一
個
東

一
個
西
，
把
兩
種
或
多
種
不
同
的
物
事
併
混
在
一
起
，
從
而
產
生
新

的
味
道
和
新
的
意
思
。
東
西
可
以
譯
作east

and
w
est

，
也
可
譯
作

things

，
然
而
﹁
東
西
﹂
比things

有
㠥
更
多
想
像
空
間
，
包
括
既
不

是
東
也
不
是
西
的
，
將
兩
件
東
西
合
併
，
就
是
﹁
東
西
﹂，
此
所
以

是
﹁
會
意
﹂，
兩
者
也
互
為
﹁
指
事
﹂，
從
而
展
佈
不
同
風
味
的
蒙
太

奇
。也

斯
的
詠
物
詩
不
止
詠
物
，
而
是
在
詠
物
的
過
程
中
找
尋
新
的
觀

看
與
思
考
的
角
度
，
讓
我
們
與
詩
人
一
起
得
到
啟
示
。
我
選
擇
了

﹁
啟
示
﹂
一
詞
，
而
不
用
﹁
影
響
﹂，
大
概
是
為
了
避
開
一
些
文
化
比

較
的
理
論
。
我
們
每
每
談
到
文
化
研
究
，
都
會
不
自
覺
地
討
論
抽
象

的
概
念
，
然
而
倒
要
想
想
，
這
些
概
念
從
何
而
來
？

或
者
可
以
說
，
概
念
都
是
透
過
文
化
觀
察
，
深
入
事
物
本
質
，
找

出
特
點
，
經
過
研
究
，
得
出
結
論
。
詩
則
相
反
，
注
視
這
些
事
物
，

經
過
取
捨
，
尋
找
角
度
，
變
成
詩
的
語
言
。
本
雅
明
不
會
空
談
理

論
，
只
是
透
過
觀
察
和
閱
讀
，
整
理
想
法
，
他
的
理
論
倒
是
由
後
人

整
理
而
成
。
用
詩
寫
文
化
感
受
，
更
像
上
世
紀
初
的
歐
洲
人
在
充
斥

㠥
物
和
物
質
的
街
上
閒
逛
，
思
考
和
感
受
街
上
看
到
的
物
事
，
再
轉

化
成
文
章
或
詩
篇
，
例
如
波
德
萊
爾
把
他
的
城
市
觀
察
加
以
整
理
，

於
是
寫
成
︽
巴
黎
的
憂
鬱
︾。

當
年
阿
杜
與
林
冰
︵
娛
圈
教
母
︶
分

掌
嘉
禾
和
邵
氏
兩
大
華
語
製
片
機
構
的

宣
傳
部
，
同
行
不
如
敵
國
，
私
底
下
是

知
交
好
友
。
九
十
年
代
中
期
香
港
電
影

式
微
，
拍
戲
方
面
邵
氏
、
嘉
禾
都
半
停
產
。

那
時
我
們
常
私
下
飯
敘
交
流
聊
天
，
說
起
互

掌
宣
傳
部
均
近
三
十
年
，
冰
姐
說
在
工
作
過

程
中
經
歷
過
四
位
公
司
藝
人
同
事
之
猝
死
，

分
別
是
秦
劍
、
李
婷
、
白
小
曼
和
黃
宗
迅
。

俺
說
我
這
邊
有
李
小
龍
、
樂
慧
、
陳
寶
蓮
、

康
妮
︵
亞
姐
改
入
嘉
禾
之
準
新
星
︶
和
梁
思

瀚
。冰

姐
說
，
她
列
舉
之
四
命
，
除
了
黃
宗
迅

死
於
車
禍
，
另
三
人
全
為
自
殺
。
我
說
嘉
禾

這
邊
也
除
了
李
小
龍
猝
逝
於
心
臟
窒
息
，
其

餘
也
全
為
自
殺
。
真
是
無
獨
有
偶
，
可
見
演

藝
之
路
並
不
易
行
。
全
皆
要
甚
健
全
之
心
理

素
質
和
意
志
堅
強
才
能
撐
下
去
。

說
起
來
，
我
們
皆
認
為
上
述
人
中
命
途
坎

坷
曲
折
是
李
婷
和
梁
思
瀚
。
李
婷
是
六
十
年

代
邵
氏
南
國
訓
練
班
培
養
之
新
星
，
天
津

人
，
父
親
是
老
電
影
人
，
長
年
㡖
病
靠
她
微

薄
月
薪
維
持
。
她
長
得
溫
文
美
麗
，
和
一
個

窮
攝
影
師
苦
戀
，
某
夜
因
母
貧
父
病
，
自
己

事
業
愛
情
不
如
意
，
百
感
交
集
自
縊
斃
命
。

寫
下
遺
書
只
有
四
個
字
﹁
救
我
爸
爸
﹂。
單
身

宿
舍
中
無
人
敢
進
去
由
廁
所
樑
上
解
下
來
，

當
時
做
編
劇
的
丁
善
璽
︵
後
來
做
了
大
導
演
︶

進
去
解
下
，
用
大
量
白
花
油
牛
黃
丸
等
灌
吃

都
不
靈
。
她
在
醫
院
㡖
病
之
老
父
聞
訊
包
一

部
小
巴
急
駕
入
宿
舍
，
一
下
車
人
人
皆
見
小

巴
車
牌
特
大
車
號
是
﹁
九
五
八
八
﹂
四
字
。

李
父
站
在
車
牌
旁
泣
淚
，
人
人
看
見
都
呆

了
。
車
號
旁
正
是
﹁
救
我
爸
爸
﹂，
和
遺
書
一

樣
。丁

善
璽
見
義
勇
為
替
李
婷
辦
好
出
殯
安
葬

籌
了
一
筆
錢
給
她
父
母
。
一
個
月
後
他
要
返

台
北
工
作
辭
別
邵
氏
，
最
後
一
晚
有
一
個
長

髮
白
影
﹁
飄
﹂
入
宿
舍
跪
在
他
床
前
不
走
，

跪
足
了
一
晚
。
此
事
丁
氏
做
導
演
後
記
之
甚

詳
。
當
年
被
視
為
影
界
異
聞
之
一
。
時
至
今

日
已
過
了
三
四
十
年
，
仍
然
深
刻
難
忘
，
蝕

緒
之
深
比
那
九
把
刀
懷
念
﹁
追
過
的
女
孩
﹂

深
邃
得
多
了
。

新
聞
圖
片
顯
示
北
京
大
興
區

菜
蔬
收
購
站
上
，
一
位
菜
農
站

在
貨
車
旁
邊
，
看
㠥
丟
滿
一
地

的
大
白
菜
一
臉
無
奈
。
原
本
大

白
菜
產
量
和
去
年
差
不
多
，
但
今
秋
卻

集
中
上
市
，
造
成
供
過
於
求
，
結
果
是

大
白
菜
滯
銷
。
收
購
價
格
從
去
年
每
斤

一
元
多
，
跌
到
現
在
的
約
幾
毛
。
菜
賤

傷
農
，
採
購
商
還
耍
本
事
把
白
菜
逐
棵

挑
，
不
合
格
貨
色
都
丟
到
地
上
。
菜
農

如
果
把
剩
菜
運
走
，
還
要
貼
上
汽
油

錢
。
雪
上
加
霜
的
是
除
了
收
購
價
下

跌
，
菜
農
得
與
時
間
競
賽
，
在
天
氣
進

一
步
轉
冷
前
餘
下
的
再
賣
不
出
去
，
就

只
有
留
在
田
間
被
凍
壞
，
省
得
再
花
勞

力
收
割
。
預
計
菜
價
會
如
氣
溫
一
樣
，

是
一
天
一
天
向
下
調
。

由
於
市
場
訊
息
不
流
通
，
絕
大
部
分

個
體
小
農
只
有
參
考
去
年
政
府
的
鼓
勵

方
針
與
補
貼
價
格
作
出
今
季
選
種
瓜
菜

的
決
定
，
傾
向
選
種
補
貼
價
格
和
收
購

價
較
高
的
菜
蔬
是
理
所
當
然
，
俟
收
成

時
同
一
品
種
大
量
供
應
市
場
的
機
會
絕

對
地
大
。
原
意
是
出
賣
勞
力
換
取
生
活

費
，
最
終
是
務
實
的
農
戶
成
了
賭
徒
，

辛
苦
一
場
還
要
等
待
農
作
物
應
市
，
市

場
開
的
會
是
紅
盤
或
黑
盤
？
對
農
戶
來

說
，
希
望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有
人
可
以

告
訴
他
們
來
年
種
甚
麼
最
能
賺
錢
，
當

然
如
政
府
能
作
出
種
植
的
協
調
工
作
，

對
平
衡
供
求
還
是
最
有
效
的
。

近
年
鄉
鎮
城
市
化
與
城
市
所
能
提
供

的
各
種
工
作
機
會
，
已
淘
空
了
不
少
鄉

鎮
的
年
輕
勞
動
力
，
留
下
的
較
年
長
的

農
民
如
找
不
㠥
生
計
，
只
會
進
一
步
鼓

勵
鄉
鎮
把
集
體
用
地
用
來
建
房
。
即
使

建
成
後
賣
不
出
去
，
建
造
期
間
所
能
提

供
的
短
期
工
作
崗
位
及
提
高
帳
簿
上
的

土
地
價
值
，
對
地
方
政
府
來
說
就
是
出

色
政
績
。
問
題
是
建
房
用
地
與
農
地
存

在
競
爭
，
幹
部
交
出
成
績
，
房
子
卻
賣

不
出
，
農
民
又
靠
甚
麼
維
生
？

吃
飽
了
，
就
出
發
。
二
時
，
我
迎
接

晚
秋
的
下
午
，
一
年
中
僅
餘
的
炎
熱
日

子
。
應
該
穿
短
袖
的
衣
裳
，
但
我
穿
了

長
袖
的
上
衣
，
只
好
拉
起
衣
袖
。

路
線
有
點
隨
意
，
就
是
想
走
走
路
。
先
到

石
峽
尾
看B

lues
W
ong

︵
黃
啟
裕
︶
策
劃
的

攝
影
展
，
再
往
九
龍
塘
逛
一
逛
。

從
九
龍
塘
走
到
樂
富
，
路
途
有
點
遙
遠
，

中
間
的
軍
營
無
法
穿
越
，
必
須
繞
道
而
行
。

方
法
一
比
較
近
，
經
過
浸
會
大
學
和
聯
合
道

公
園
就
成
。
方
法
二
遠
一
點
，
經
過
浸
會
大

學
和
九
龍
仔
公
園
，
再
沿
聯
合
道
北
上
。
結

果
我
選
了
遠
路
，
因
為
想
看
一
看
陌
生
的
風

景
。九

龍
仔
在
九
龍
城
與
九
龍
塘
之
間
，
我
一

直
缺
乏
運
動
，
平
常
也
不
會
來
，
印
象
中
，

初
中
時
來
過
這
裡
一
次
，
很
例
外
，
因
為
絕

大
部
分
的
運
動
會
都
是
在
灣
仔
舉
行
的
。

九
龍
仔
公
園
有
好
幾
個
足
球
場
，
球
員
在

兩
邊
來
回
奔
跑
，
攻
來
守
去
，
踏
㠥
陽
光
。

我
也
踏
㠥
陽
光
，
想
到
我
還
不
熟
悉
的
地
方

實
在
太
多
，
香
港
明
明
是
小
城
，
卻
好
像
走

不
遠
似
的
，
總
有
未
曾
踏
足
的
地
方
，
在
某

個
角
落
，
等
待
隨
意
的
發
現
。

不
久
我
就
到
了
樂
富
，
聽
一
場
香
港
國
際

詩
歌
之
夜
的
朗
誦
會
。
因
為
我
花
了
太
多
時

間
散
步
，
朗
誦
會
已
過
了
差
不
多
一
半
，
只

聽
到
一
小
段
德
國
詩
人
的
作
品
，
然
後
登
場

的
是
王
良
和
老
師
，
真
巧
，
剛
剛
好
。

很
久
沒
有
見
到
老
師
，
他
朗
誦
的
聲
音
一

貫
悅
耳
，
讀
了
好
幾
首
我
熟
悉
的
佳
作
︵
晨

雨
、
尚
未
誕
生
、
聖
誕
老
人
的
故
事
、
這
是

最
後
一
天
了⋯

⋯

︶，
當
然
我
更
期
待
老
師
帶

來
新
的
作
品
。

和
老
師
、
師
弟
、
師
妹
吃
過
晚
飯
，
再
出

發
。
銅
鑼
灣B

auh
aus

S
h
op

三
樓
有
﹁
重

複
．
回
憶
﹂
繪
畫
作
品
展
，
這
幾
天
有
淋

浪
、
淋
漓
和
張
浩
強
的
聯
展
，
聯
展
過
後
是

三
人
各
自
的
個
展
。
他
們
的
風
格
不
同
，
放

在
一
起
更
見
多
樣
性
。

回
到
家
裡
，
大
概
是
十
時
多
，
完
成
了
八

個
多
小
時
的
豐
足
的
旅
程
。

下午行走

喬
布
斯
綜
合
了
科
學
發
明
家
、
行
政
總
裁
、
設
計
家
、
商
業
投
資
家
各

種
出
色
的
才
能
。
能
夠
把
上
述
各
種
材
幹
綜
合
在
一
起
的
人
才
，
並
不
多

見
。
這
和
他
所
處
在
的
時
代
和
成
長
的
環
境
很
有
關
係
。

第
六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美
國
第
一
代
電
腦
當
時
已
經
出
現
，
並
且

提
供
給
中
學
生
使
用
，
喬
布
斯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下
，
有
機
會
使
用
電
腦
，
並
且
學

會
了
製
作
電
腦
程
序
。
他
身
邊
的
同
學
都
是
這
樣
的
電
腦
迷
，
形
成
了
一
個
互
相

啟
發
、
互
相
競
爭
的
環
境
。

第
七
，
在
一
個
非
常
偶
然
的
環
境
下
，
喬
布
斯
問
及
神
父
，
上
帝
知
不
知
道
非

洲
地
區
有
兒
童
面
對
㠥
饑
荒
捱
餓
？
神
父
說
，
全
能
的
上
帝
甚
麼
也
知
道
。
喬
布

斯
並
不
相
信
上
帝
會
知
道
這
些
事
情
。
所
以
他
把
目
光
轉
向
了
印
度
的
印
度
教
和

佛
教
，
尋
找
東
方
的
哲
學
智
慧
。
他
的
童
年
由
於
失
去
了
親
生
的
父
母
，
非
常
痛

苦
，
也
感
受
到
壓
抑
，
希
望
追
尋
身
世
之
謎
。
他
期
望
找
尋
自
我
，
尋
求
解
脫
。

在
禪
修
過
程
中
，
他
學
會
直
覺
的
思
維
和
頓
悟
，
直
觀
地
感
悟
周
圍
未
知
的
人
性

和
社
會
情
緒
。
這
是
西
方
邏
輯
思
維
所
沒
有
的
靈
感
來
源
。

由
於
擁
有
了
人
文
科
學
，
又
擁
有
了
理
工
科
學
的
知
識
，
這
兩
種
科
學
技
巧
結

合
起
來
，
就
增
加
了
喬
布
斯
的
好
奇
心
、
想
像
力
和
創
新
能
力
，
他
能
夠
把
新
的

科
技
轉
為
為
消
費
者
服
務
的
設
計
得
最
好
的
產
品
，
這
些
產
品
首
先
考
慮
是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
方
便
、
舒
適
，
以
客
為
本
。

第
八
，
喬
布
斯
的
養
父
擁
有
豐
富
的
機
械
設
計
的
知
識
，
而
且
又
是
一
個
修
舊

利
廢
的
專
家
，
經
常
帶
他
到
好
像
深
水
㝸
鴨
寮
街
那
樣
的
廢
品
二
手
市
場
，
找
尋

發
電
機
和
電
子
零
件
，

善
於
討
價
還
價
，
喬
布
斯
自
小
耳
濡
目
染
，
年
紀
很
小

就
懂
得
了
成
本
計
算
，
懂
得
賺
錢
和
找
尋
商
業
機
會
，
很
有
商
業
頭
腦
。
這
樣
有

利
於
成
為
一
個
精
明
的
行
政
總
裁
。

第
九
，
美
國
的
中
小
學
教
師
的
師
資
水
平
很
高
，
小
孩
子
形
成
思
想
和
創
新
能

力
主
要
在
中
小
學
的
階
段
。
喬
布
斯
遇
到
了
一
位
小
學
好
老
師
，
懂
得
用
鼓
勵
的

方
法
引
導
頑
皮
而
聰
明
的
學
生
，
鼓
勵
他
向
數
學
發
展
，
喬
布
斯
小
學
四
年
級
的

時
候
，
數
理
科
目
的
成
績
就
達
到
高
中
二
的
水
平
。
在
香
港
，
一
直
以
考
試
篩
選

作
為
教
育
的
主
要
手
段
和
目
標
，
中
小
學
教
師
的
師
資
質
素
又
不
高
，
所
以
香
港

中
小
學
的
基
礎
並
不
扎
實
，
要
培
養
出
喬
布
斯
那
樣
的
人
才
並
不
容
易
。

第
十
，
美
國
政
府
對
高
科
技
大
量
投
入
，
對
大
學
的
研
究
經
費
則
由
企
業
投

入
，
讓
有
才
能
的
、
善
與
創
業
的
年
輕
人
，
有
良
好
的
出
路
。
喬
布
斯
那
一
代
的

年
輕
人
，
大
批
量
地
成
為
發
明
家
。
香
港
的
科
研
經
費
不
足
，
企
業
以
中
小
型
企

業
為
主
，
對
投
放
在
科
研
和
設
計
領
域
的
資
金
很
少
，
即
使
有
科
技
才
能
的
人

才
，
也
沒
有
生
存
和
發
展
的
空
間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開
始
，
美
國
重
點
發
展
金
融
衍
生
產
品
，
大
力
搞
金
融
創

新
，
逐
步
革
新
，
大
量
精
英
的
學
生
，
報
考
金
融
管
理
和
法
律
系
，
理
工
科
人
才

的
隊
伍
逐
步
減
少
。
美
國
民
間
已
失
去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以
當
工
程
師
為
榮
的

氣
氛
和
環
境
。

喬布斯成長為發明家的原因（下）

肖斯塔科維奇是前蘇聯最偉大的作曲家。他二
戰時創作的第七交響樂，又稱《列寧格勒交

響樂》， 二戰年代享譽東西方。據說，斯大林跟來
訪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談到開闢第二戰場問題
時，對方卻道：「肖斯塔科維奇是個偉大的音樂
家。」這回答聽似顧左右而言他，其實甚具外交智
慧。言外之意：你們有肖斯塔科維奇就夠了，用不
㠥我們開闢第二戰場也能打贏這場戰爭。
當然，威爾基們也是從蘇聯官方對第七交響樂的

角度解讀這部作品的：它描寫的是被圍困的列寧格
勒之精神。這種精神感召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抗擊法
西斯希特勒。不過這卻並非作者本人的創作動機，
在這位偉大音樂家死後出版的口述回憶錄《見證》
中，他這樣寫道：
「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

樂》，但是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
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只是將它最後摧毀的列寧
格勒。」
「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我國人民死在和葬在

不知何處的人太多了（就連他們的親屬也不知
道）。我有許多朋友就是這種遭遇。到哪裡去為梅
耶霍爾德或者圖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樂能
為他們做這件事。」
表面上看，肖斯塔科維奇度過了輝煌的一生，他

是斯大林時代唯一既獲得蘇聯官方各種「殊榮」，
同時又得到西方無數榮譽稱號和獎項的藝術家；但
當他自知即將告別人世時，他卻這樣總結自己的一
生：
「在我一生中，沒有特別愉快的時刻，沒有極大

的歡欣，這是暗淡沉悶的一生⋯⋯我的生活充滿了

憂傷，很難找到比我更不幸的人⋯⋯」
於是他回憶朋友故舊，以為能以此排遣愁苦，誰

知卻愁上加愁：
「我一開始回憶我的朋友和熟人的生活便不禁不

寒而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是輕鬆的或者
幸福的。有些人結局悲慘，有些人在極大的苦難中
死去⋯⋯我看到的只有屍體，堆積如山的屍體。我
沒有誇張，的確是堆積如山。這幅景象便令我充滿
了恐怖的抑鬱。」
他的朋友名單顯赫，他們儘是當時各行各業的一

流人才，其中不乏元帥、藝術家，甚至大師，但他
們不是死於非命，就是雖生猶死。六十年代末，當
媒體安排他與另一位大師級人物阿赫瑪托娃會面
時，場面耐人尋味：這兩位都曾表示過欣賞對方作
品的藝術家，卻默默相對，不發一言。
阿赫瑪托娃的代表作是長詩《安魂曲》，人們評

說那是一座對斯大林恐怖年代遇難者（包括她的兩
任丈夫和獨子）的紀念碑。
鎂光燈照㠥這兩位墓碑作者，人們希望拍下歷史

性的畫面，至少也應當有些戲劇性的鏡頭，但他們
只是靜靜對坐，呆若木雞的表情，令人想起從一場
浩劫中死裡逃生的倖存者。
墓地般的肅靜。
身為墓碑作者，他們眼前所見的，正如《見證》

中所言「除了一片廢墟，我甚麼也看不到，只有屍
骨如山。」對那些盤繞在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冤
魂，說甚麼好呢？惟有沉默。
一股悲愴之情充斥㠥這本口述自傳，這也是充斥

㠥肖斯塔科維奇大部分作品的情緒。鬥志昂揚的理
想主義者們攻擊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可是他「並不

為此傷心，因為我所喜愛的人──果戈里、薩爾蒂
柯夫．謝德林、列斯科夫、契珂夫、左琴科──全
都遭到同樣的詆毀。」何況，在斯大林時代生活過
的人都知道，悲傷也是一種權利。暴政死難者家屬
沒有為親人悲痛的權利，給了他們悲傷權利的，竟
然是那場戰爭。
因為，二戰前列寧格勒就變成了一座悲痛之城，

沒有一個家庭不曾因斯大林的大清洗遭到喪親喪友
之痛，人人都有為之一哭，但大家都只能默默飲
泣，蒙㠥被子哭，彼此戒備，為之窒息，大家都是
受害者，但每個人又都可能成為告密者。
戰爭幫了忙，戰爭使悲傷名正言順，現在不怕公

開讓眼淚掉下來了，現在可以為失去的親人哭泣
了。《列寧格勒交響樂》， 以及隨後而來的《第八
交響樂》，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才得以誕生，借哀悼
戰爭的死難者哀悼大清洗的死難者。
既然是見證，那就必須說出真相。但從那時代過

來的人都給嚇傻了，大部分的人「準是因為營養不
良得了健忘症」，因此而導致的集體失語症，使得
少數精神健全者也對自己的記憶失去了信心，肖斯
塔科維奇之所以屢犯天顏還能碩果僅存，不斷地以
自己的音樂樹立起一塊塊墓碑，只是因為他得天獨
厚，地位特殊。
不過他並沒有利用這種地位像薩哈羅夫一樣作個

持不同政見者，也沒有像索爾仁尼琴一樣流亡海
外，他遵從斯大林的旨意出國訪問、答中外記者
問，在各種大會上宣讀官方講話，甚至跟眾多音樂
家一起參加「音樂集體農莊」奉旨寫作國歌。後世
的人會問——不，他活㠥時就有人這樣問了：你為
甚麼要作這件事那件事？你為甚麼要說這句話那句
話？你的良知到哪裡去了？
即便是在這本死後才敢出版的回憶錄中，肖斯塔

科維奇也沒有正面回答這些問題，他只是不斷地抒
發㠥一種感覺，恐懼。恐懼這個主題，將那些看似
散亂的回憶連成一體，在這整本書中和他整個一生

中，恐懼的音符都在其中不斷迴旋，恐懼迴旋曲，
我想到這個詞組。
真相是：「恐懼是當時所有人的共同感情，我也

攤上了一份。」
真相是：「我完全被恐懼束縛住了，我不再是自

己生活的主人，我的過去已經被一筆勾銷，我的工
作和才能對任何人都沒有價值了，看來未來的淒涼
不會稍遜於現在。」
在一個被恐懼抓住的人面前，只有兩條出路，一

是自殺，二就是與劊子手妥協。
作為舉世矚目的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還有第三

條路，他與劊子手妥協，活下來用音樂表達他的心
聲。
然而這麼做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比慘死於劊子

手屠刀下更為沉重的代價：日日夜夜、一輩子的心
靈煎熬。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就是這種地獄般煎
熬的見證。肖斯塔科維奇晚年的作品主題是死亡，
「死亡是全能的。」這種調子把他僅剩下的朋友也
得罪了。他形影相弔，他自言自語：「若要避免孤
獨，我衷心勸世人找一隻狗作伴。」當我在《見證》
的結尾部分看到這句話，我好像看到了作者那顆慘
遭蹂躪千瘡百孔的心。

街道和沙律的「會意」

深邃難忘

葉　輝

客聚

近
年
多
了
一
個
身
份
被
標
榜
和
推

廣
，
就
是
校
友
。

小
學
、
中
學
和
大
學
都
在
仰
賴
校
友

會
的
支
持
，
包
括
物
料
上
的
贊
助
和
捐

助
以
擴
建
校
舍
，
舉
辦
各
種
活
動
，
還
有
贊

助
學
金
。
非
物
質
的
支
持
亦
有
以
義
務
導
師

的
身
份
指
導
在
學
幼
輩
，
分
享
專
業
知
識
甚

至
人
生
經
驗
。
校
友
們
處
於
年
長
的
人
生
階

段
，
也
會
珍
惜
從
前
在
學
日
子
的
各
種
因

緣
，
亦
樂
於
把
自
己
所
獲
取
的
回
饋
母
校
。

大
學
甚
至
設
立
校
友
事
務
處
，
幫
助
各
系

各
院
組
織
校
友
會
，
每
年
都
舉
行
校
慶
表
演

及
祝
賀
宴
會
，
以
聯
繫
多
年
失
散
、
移
居
海

外
的
校
友
。

一
位
大
學
校
長
至
為
感
動
者
，
乃
每
逢
到

訪
美
加
各
大
城
市
，
校
友
們
皆
風
聞
而
至
，

老
遠
跑
來
相
聚
；
即
使
跟
新
任
校
長
素
未
謀

面
，
母
校
的
一
切
皆
與
自
己
有
不
解
之
緣
，

那
份
感
情
跟
當
年
康
有
為
團
結
海
外
華
人
為

祖
國
出
錢
出
力
性
質
相
近
。

校
友
身
份
以
及
對
母
校
的
情
誼
，
也
是
預

設
了
條
件
和
基
礎
的
。
我
的
一
位
友
人
便
非

常
不
喜
歡
自
己
的
母
校
，
因
為
回
憶
中
都
是

沉
悶
、
責
備
與
惡
性
的
競
爭
。

她
認
為
母
校
過
於
精
英
主
義
勢
利
，
對
平

庸
者
不
屑
一
顧
。
她
甚
至
對
自
己
生
命
中
最

美
好
的
年
月
就
讀
於
此
校
感
到
遺
憾
與
惋

惜
。
但
更
多
人
在
營
營
役
役
了
半
生
以
後
，

對
於
那
些
識
於
微
時
的
純
真
情
誼
感
到
份
外

親
切
，
在
重
聚
中
彷
彿
希
望
生
命
可
以
從
頭

再
來
一
趟
，
是
故
﹁
那
些
年
﹂
一
類
的
電
影

除
了
吸
引
年
輕
的
觀
眾
，
便
是
中
年
及
後
中

年
的
觀
眾
。

這
情
況
同
樣
出
現
於
校
友
的
組
群
，
可
以

猜
想
母
校
六
十
周
年
慶
典
，
捧
場
客
都
是
近

數
年
畢
業
的
，
以
及
早
卅
年
或
更
早
年
畢
業

的
，
奇
怪
是
早
十
年
畢
業
的
是
稀
客
。
他
們

不
是
忙
於
求
成
，
便
是
追
求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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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交響樂是 墓碑

范　舉

談

楊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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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杜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 肖斯塔科維奇 網上圖片


